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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河的最北端

来自蒙古高原的凛冽寒风越过最后的山地，一下子舒缓、温暖起来；带着春
叶的芬芳，甚至间或夹杂有令人沮丧的雾霾气息——华北平原从这里开始，一
望无际地向东南延展。

这是2015年的3月：中国农历春分时节、欧亚大陆的东部、季风型大陆气候
与高原气候的交融地带、北京之北。

逐日的温暖和绿意，开始引来骑行的人群，一直持续到深秋；冬季大风驱散
雾霾后天穹变得通澈无比；夏日的夕阳将群山和光影下的婆娑倒映在水面；最
好的季节应该是在秋季，丰收的果实和红叶是对阳光滋润最好的回报。河渠横
亘，向西流淌，日夜不息。

北京人对这片世界上独特、对比鲜明的四季，心中极尽崇拜；以至于由皇帝
选出的“燕京八景”中，许多都是向西、向北眺望。

但是，从象征春天的暖风到达算起，一直要冷暖纠结将近 20余个日夜，由
“惊蛰”跨越“春分”到达“谷雨”，当杨树的花穗在细雨浸润的树林中噼噼啪啪落
地的时候，春天或者说希望，才真的到来。

春天带来了珍贵的降水。
雨水涌成山泉，溪水相汇，顺着缓缓的山麓坡地伸向远方。在那里——40公

里外的平原地带——人的聚落出现了。
这已经是至少8000年前的旧事了。
在整个亚洲东部发展历程中，北京所在的区域，拥有的自然资源并不丰饶；或

者说，天然供给的泉水并不能完美支持不断扩大的城廓。除非，有后天的支撑。
于是，人，开始动用了独特的能量：智慧。

二、独特的价值呈献地带

许多终极智慧的呈现，常常难寻起点——恰如
我们向着天空发问：是谁发明了“北方”？

同理，梯子的使用，也是伴随人类
生活而适应、进化的历史现象。但

当人类将视野放大，比如说，需
要在将水一级级地由低向

高、再由高抵低的时候，
我们还是能知道：一

定是某个具体的天
时地利的时刻，

一定是某几个
具 体 人 ，最

先完成了
关 键 的

一
步。

1262年，31岁的郭守敬离开了熟悉的家乡平原，登高北上；应元朝皇帝
忽必烈的召唤前往多伦。此时，郭守敬已经在天文历法领域小有名气；在黄河流
域，进行过长时间的水利实践。于是，在这两个被历史铭记的人物间，有了著名
的“多伦六议”。

郭守敬的6条建议，几乎都是大手笔为大北京地区进行引水的。字字珠玑，
龙颜大悦。

第一条就是“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元史·卷一百六十
四·列传第五十一 郭守敬传》。

只需要简单的场景设定，就能明白，这些建议是基于怎样的询问。此时此刻
的忽必烈，既为大汗，雄心勃勃；正在经历蒙古帝国南下、一统中原的汉化过程。
亚洲东部的政治地图正在重绘、文明进程开始提速。北京即将建为都城（元大
都），北京即将持续近800年成为中心。

又过了漫长的31年，那个引水构想终于完整地得以实现。中间反反复复，历
尽曲折。横拦在山东丘陵上的会通河都已先行打通。在多次失败后，忽必烈同意
了郭守敬的最新建议：“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
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
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
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

“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合约82公里。这是一项史实完整、不应割裂的水
利工程。2013 年开始，文化遗产传播志愿者和骑行爱好者一起，以现有可识地
标，分段规划了白浮泉至通州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体验线路。长度比“82”略短，只
有极少的城内路段，成为了无用、估算的遗迹。由郭守敬时期起，南方来的漕船，

才真正地实现了一路向北抵达真正的终点积水潭。北京之北的白浮泉，成为京
杭大运河的最北端。

这条人工河在当时被认为不可思议、在今天又让人啧啧赞叹之处，是从白
浮泉至瓮山泊线路的逆向选择：它没有按照常理省力直走，而是精密地沿55-48
米等高线呈梯状引流。

以此推算，等高引水技术的使用，必然是掌握了“海拔”的要领。郭守敬在黄
河流域进行勘探时，对“高程”的理念有过实践和总结。如果能证明这些事实，那
是一次真正的改变。

今天，选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沿着北京的中轴线向北延伸。直直地不要偏一
直抵达山脚，你就会遇到京密引水渠——几兴几废之后，直至上世纪60年代，京密
引水渠的半数里程，沿用并覆盖了元代白浮泉引水工程的遗存线路。1964年秋，北
京市的一个科考队，就曾勘测出当年的河道走向，计算出故河道约宽9米。

在北京之北，始于郭守敬的引水智慧，从未泯灭。
这是一个值得字斟句酌去体会的地方：京密引水渠从白浮泉身边流过，

以平静显示活力。这里算得上大运河沿线水质最通澈、空气又最清新的地段
了。由于有20米左右的落差，东南方的京城反而只能远眺到一群群叠加的
屋顶。你转身面向北方；远山如黛，曾白雪皑皑，或五彩斑斓。此时，你要高
高地抬起手臂，从右到左缓缓划过，有多远就指向多远——万里长城若隐
若现地起伏在山峦间。这是世界上两大线性文化遗产距离最近的地方！

这并非偶然的相遇。
如果，再算上引水工程下游的瓮山泊（颐和园）、比长城更近更相

邻的明十三陵、已经列入申遗预备名单的“中轴线”，以白浮泉为中心
的“北京之北”，是独特而资源富有的“文化遗产价值呈现地带”。

2014年 6月 22日，第 38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将中国大运河列
入“遗产名录”。在断断续续、互不相连的1011公里，27段河道和58
处遗产点内，著名的白浮泉引水工程，被排除在外，尚未名列其

中……

三、并非偶然的相遇

这真的并非偶然的相遇。
了解这一切，需要站得更高、更远一些。

到了 2015年 5月中旬，“北京之北”文化遗产
体验线路也开始进入前期田野调查。一个典型

的夏初清晨来临时，我驱车爬升；掠过白浮泉
和京密引水渠，掠过居庸关群山，掠过一个

又一个还被白雪山顶环绕的的山间盆地，
进入桑干河谷。郁郁葱葱的延绵绿色，很

快就演变为不间断的褐色沟壑、黄土
构筑的聚落、大朵大朵的白云。当你

伫足聆听，滚过的风声仿佛就通透
地在头顶盘旋。

我在著名又破败的开阳古
堡站定，俯瞰河谷中的古渡和

驿道。它在夕阳下看起来越
发带有西域“楼兰”般的荒
凉。阴山就在背面，高原
近在咫尺。周边散布着
阐释人类 200万年发展
历程的泥河湾古人类
遗址群。从战国开始，
这里就置于史书不间
断的追踪记录之下，
是游牧文明与农耕
文明的交融过渡地
带。

这次经历，让我
吃了一惊。念念不
忘的，是这种由于
地理特征生成的交
融，竟然需要如此
辽阔的地带进行过
渡或曰相安。这超
越了许多以稠密、
农耕、城市为生活
背景的当代人的想
象。

夕阳下回望，

答
案 简
单明了许
多 ：文 明 方
式间的反复融
合，才需要巨量
的防御与巨量的保
障。于是，只有来到北
京之北，才能清晰地感
受到：长城和大运河，为
何会在那里相邻？为啥他
们要修那么长？哪怕是翻山
越岭，哪怕是万水千山。

当时机来临——强大的
政治心愿、可行的科技手段相
吻合，伟大的人类成就会喷薄
而出——这样，长城出现了，大
运河出现了，北京延续 800 年的
繁荣出现了。

每天，我都要跨越这条大河。
清晨的桥上，阳光总是追着洒在我
的右肩头；天气美好的傍晚，延绵的
河面上更是铺满了厚厚的 CBD 楼群
五彩的灯光。渐渐地，我只用一句话来
表达对大运河的敬仰：它使得边疆不再
是边疆，它使得中心持续是中心。

时至今日，北京仍是中华民族的政治
文化中心，是无数年轻人迁徙、拼搏的梦想
中心，是普通话的中心，无可奈何地还成为
了嘈杂和雾霾的核心地带。但也只有在这里，
能够体会“统一的、多民族、多文化融合”是如
此地真实，触手可及。

理解大运河，最棒的方法有三种：鸟瞰、线性
地行走、回到起点——白浮泉、白浮堰，当然一定
包含京密引水渠，提供了真实而连续至今、仍然不断
新生的文化遗产价值和证物。

于是，每每来到北京之北，遗憾之中，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生成一种碎念：
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价值，还是被人为地、技术性地低估了……

四、停不下来的一切

转眼又到了6月。风调雨顺，车水马龙。文化遗产迎来了每年一度的节日季；
中国大运河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生日’；在城区内开车的人们，也从北京电台的
广播中，意外地听到了几十公里外一个河边小镇的召唤：有个名不见经传的西
集，盼望游客去看那里的“千年运河”。慢慢地，大运河的名气，终于从城市浸入
到了乡村。

说来也巧，我听到这条广告的时刻，正在河边停下来问路歇脚。被拦下的那
个路人冷不丁地接着反问了一句：“这儿，算么？”

我哈哈大乐：“当然！”
他平摊手掌，移近我的鼻梁：“谁说的？”
话不多，但很到位。是提问的高手。
这就是此时此刻大运河两岸广泛存在的现状：在拿到难得的名份之后，反

而留下了海量的全线保护确认难题，留下了巨大的价值认同真空。
与此同时，大运河以“水”为核心的改变，每天还在发生。
在深度依存大运河的北京，居住人口涨至 2151.8万人，已经非常接近澳大

利亚的 2400万；世界上超出北京市人口规模的国家，不会超过60个。在中国目
前最发达的城市群中，大运河至少深度参与了其中的两个。它是中国东部地区
的第六江河——如果以经济活力计算，很快就会冲刺前三。那么从文化遗产保
护的角度来看，它会变成一头脱缰的怪兽吗？

与其担心，不如转变：包容并承认变化。
没有了人类的需求，大运河并不存在；失去了人类的认知，大运河文化遗产

也难有未来。北京之北的白浮泉段，则是提供一个鲜活的景观式的例证：在同一
目的下，具备连续的、进化的功能；同时对周边利益相关者持续产生影响——它
的活力，远远不止于“人类工业革命到来之前”。

中国大运河今后的使命，不在于断古，而在于纳新。
其实，中国人在启动大运河申遗之初，就非常清楚：大运河可能是任何一种

遗产类型都难以言尽的、多种遗产价值的综合体。一个全新的、领先的、奉献的
智慧体系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静下心来，大家开始觉得，大运河反而提供了一
个勇气的平台。它以难题和急迫，鼓励我们将其蕴含的东方文明智慧，更多、更
准确地纳入到人类文化遗产的共识中。世界级的价值，应该生成世界级的思想。

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也是勇气。
……
截止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遗产类别，能够将中国大运河

庞大交织的价值体系阐述得明白完整。
但是脚步已经越来越清晰可辨。
如同夏日来临时，逆河北上渐近的雷声。

（图片由许家浩 杭 舟 部景雨摄）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台湾有关影
视机构共同主办的 2015第 7届海峡影视季近日在厦门开幕。海
峡影视季作为海峡论坛的组成部分，从2009年开始已经成功地
举办了6届，今年是第7届。

在备受瞩目的颁奖典礼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在
海峡影视季上获得了“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电影奖”，而深
受大陆观众喜欢的电视剧 《卫子夫》 成为“最受台湾观众欢迎
的大陆电视剧奖”。此外，《不能说的夏天》 获“最受大陆观众
欢迎的台湾电影”奖；《女王的诞生》获“最受大陆观众欢迎的
台湾电视剧”奖；《痞子英雄2》 获“最受两岸观众欢迎的合拍
影片”奖；《真爱遇到他》 获“最受两岸观众欢迎的合拍电视
剧”奖。

颁奖典礼外，今年的海峡影视季新设了两岸影视项目签约
仪式，包括海峡两岸棚内剧集成化生产 （漳州） 基地项目、两
岸最大规模电影合拍项目 《传奇帝国首部曲之莲花王子哪吒》、
海峡电视台与台湾东森电视公司等机构联合制播节目等总共11
个两岸影视合作项目进行现场签约，投资总额约5.3亿元。

在两岸电影座谈会上，来自海峡两岸的知名电影人畅所欲

言，对“福建自贸区建设与台湾电影发展”这个主题进行深入
的探讨。福建自贸区政策落实后将给两岸电影合作发展带来什
么样的机遇？台北市影片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陈俊荣说：“在福
建有这么好的一个自贸区，距离台湾又这么近，又是同样的语
言，所以我们希望在自贸区里设置电影公司，同时成立后置中
心，我们还期待在自贸区里能够让数位化的使用更为深入，并
且设立艺术人才培训中心。”

台湾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台湾著名导演朱延平表
示，福建自贸区应该给两岸的青年电影人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福建先行先走，尤其有自贸区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台湾民众有
七八成都是从福建移民的，有这样的文化优势，我希望台湾电
影能够在这里生根。同时我也希望帮助年轻导演找到出路，他
们导演的电影可能要在全国上映是有困难的，那么把福建当成
腹地，市场大一倍。”

据了解，近几年两岸电影合拍片以平均每年7到8部，甚至
10部以上的数量产出。福建因为与台湾一水之隔，文化的相通
使得闽台电影合作的前景更被看好，福建在两岸电影合作方面
也理所当然地需要成为先行区。 （黄 伟）

第七届海峡影视季开幕——

自贸区为两岸影视带来更多机会

北京之北
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将中国

大运河列入“遗产名录”。很快，大运河文化遗产将迎来

第一个“生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思考人类与大运

河、城市与大运河的关系，正当其时。

——编者
本报记者 齐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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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浮泉：
位 于 北 纬 40.2° ， 东 经

116.2°。现在白浮泉遗址是北京市文物
保护单位。京密引水渠从南侧流过。

侯仁之《白浮泉遗址整修记》记载——
“昌平城东南郊有龙泉山，或曰龙山。山麓有裂

隙泉，昔日出水甚旺，即 《元史》 河渠志之白浮泉，
亦称神山泉。昌平沿山一带多有流泉，其为利之溥与历
史上之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浮泉。”

“白浮水导引入京，始于元初。时新建大都城，急需
引水以济漕运，遂有通惠河之开凿，其最上源即在白浮
泉。郭守敬经始其事，开渠引水，顺自然地势，西折
南转，绕过沙、清二河之河谷低地，经今昆明湖之
前身瓮山泊，流注大都城内积水潭。于是南来漕

船可以直泊城中。今日新开京密引水渠，自白
浮泉而下直至昆明湖，仍循元时故道，仅

小有调整，足证当初地形勘测之精
确。”

郭守敬（1231-1316）：
杰出的天文、历法、水利科学家。
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命令制定新历法。

郭守敬主要负责制仪和观测。1280年前后，新历制作完成，忽必烈定名为
《授时历》。郭守敬推算出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同目前世界上通用的
格雷果里历的值是一致的，而后者的颁行在1582年，晚于郭守敬300年。

元至元二十八年 （1291年），郭守敬向元世祖忽必烈陈述水利十一条，提出引
白浮泉水至大都的运河工程，使漕运的船只直接驶入积水潭。

历史没有忘记郭守敬。月球背面，有“郭守敬环形山”；太空中，有以
郭守敬名字命名的“郭守敬小行星”。体验大运河使得北京繁荣至今的

骑行线路，也被称作“郭守敬小道”。

相 关 链 接

没有了人
类的需求，大
运 河 并 不 存
在；失去了人
类的认知，大
运河文化遗产
也难有未来。


